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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Ⅰ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我与香草，说不上谁追求谁，是水到渠成吧。我一直感

激香草，她是旺夫女人啊。

●我知道田尚宇跟你聊起我们小时候的经历，那些偷鸡摸狗

的事确实没有少干。我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东宅小囝哭完，西宅小囝接

着哭，隔三差五挨爹娘揍。最滑稽的是，他给我取“黑皮”这个绰号，

看来我要背一辈子了。叫我“黑皮”最起劲的是香草，她胆子大，像个

野小子，与我们整天玩在一起。

我和香草是同岁，但我比她晚一年上学，与小一岁的田尚宇倒是一

个班念到初中。香草初中毕业没有参加中考，跟着村里几个姐妹去上海

打工。第二年，我初中毕业时，看到打扮洋气的香草休假回来，她老远

喊我：“黑皮，你还在念书，当大学生呀，想不想跟我出去打工，厂子

里正在招人呢。”我站住，与香草说话，她身上有股香气直冲我的鼻

子。我问香草：“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香草说：“黑皮，在乡下呆傻

了吧，这是外国进口的香水，好嗅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一个

乡下人哪里知道香水这东西，还是什么外国的。我对香草说：“好嗅，

狗嗅了是不是就想亲你一口。”香草听了一点不恼怒，反而高兴得哈哈

大笑，并将身子凑上来，有点挑逗地说：“黑皮，看你黑得像条小狗，

你亲我呀，亲我呀。”我一边急忙朝后退，一边嘴上说着话：“香草，你

什么意思，骂人呢，当我是狗啊。”香草告诉我，上海有些大老板，手

里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跟班前呼后拥，有钱人，好威风。她

说：“黑皮，你一个男人，读书，不就为了赚钱，那有钱赚了，还读什

么书。”我被香草这番唠叨，搞得头晕。稍停一下，我接过香草递来一

块糖，剥了糖纸，将糖往嘴里一丢，顷刻那甜味浸透口腔，一丝丝向胃

里流动，流遍全身，身体有点飘起来的感觉。“香草，你这糖也是外国

的吧。”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糖，我想一定很高级，香草肯定赚了不少

钱。香草说：“那倒不是，在上海南京路买的，上海的店里都有，村庄

里当然不会有了。”

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香草说有钱赚，那钱在哪里呢？香草推了

我一把，她说：“你这个死黑皮，厂里做工，每个月都有工资的，有时

还会发奖金，你爹在渔场撑船，做一年抵不上上海厂里一个月工资。”

我爹是帮人家撑船捕小鱼，又没有文化，哪里会赚钱。就像我出生时取

名字，我爹在渔场做事，随口让我娘叫我“渔场”算了，看得出我爹是

潦草脾气、一笔带过的人。而童年时的玩伴田尚宇叫我“黑皮”，倒出

了名。田尚宇是村庄里最羡慕香草的人，说她长相标致，懂赚钱，有眼

光。他初中毕业不想中考，要跟香草姐出去打工，被他爹打了一顿，才

消了辍学念头。我爹出门十天半月泡在渔场不是织网，就是出海捕鱼，

从来不管我，不想管，也管不住我。我娘由我妹陪着，历来不插手我的

事。

●香草假期休完，她带我去了上海。第一次进城，我辨不清东西

南北，沿街商店、小吃店比村庄房子还多，那些饭菜香味满街飘来飘

去，我的肚子老是觉得饿。香草一副看穿我的样子，她说：“黑皮呀，

我刚请你吃了饭，一条街没有走完，就又饿了，你是饿死鬼投胎吧。”

我告诉香草，跟她来了上海，不要再叫我“黑皮”了，让城里人听见，

难为情。其实，我知道香草才不管这些呢，她反而左一个黑皮右一个黑

皮，叫得更勤了。走了一会儿，香草突然说：“黑皮，你别再说饿，进

了厂子里，吃的饭让你吐出来。”我不知香草啥意思，不就吃她一顿饭

嘛，用得着说这些难听话？我忍着，毕竟是我跟着香草出来打工赚钱，

她是帮助我啊。

到了厂里，我嗅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还有一种乡下医院里消毒

药水味，这种怪味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肚子里肠胃开始翻出酸水。香

草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光头男人亲热地叫着香草，“妹妹，到乡

下好几天了，看看侬脸孔都晒黑了”。香草接过话，“阿哥，你瞎说啥，

我给你带来了人，是我一个村里的邻居，他叫黑皮，大名宋渔场，你工

钿开爽气点”。香草头转过来看着我说：“黑皮，这位是袁厂长。”我叫

了一声“袁厂长好”。袁厂长点了一支香烟，说厂里正缺人手，来了好

好干。就叫香草带我去二车间报到。二车间工头是个女的，她安排我先

到末道工序干包装。

这是一家街道集体小厂，生产塑料制品，当初是解决街道失业青

年、困难户、劳改释放人员就业而创办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几

乎没有上海人愿意在这种厂子里做工了。有的长期请病假，跑到广州贩

牛仔裤、电子产品等紧俏货；有的停薪留职；路道粗、有背景的跟着一

两个行家去乡下小镇搞乡镇联营企业，或跑到国外“洋插队”打工，而

这家小厂只好招农村进城青年做工，维持运转。我做的活，是从流水线

到最后成品，将产品打包装箱，封箱，贴上商标，拉到仓库堆放，是最

没有技术含量，主要靠力气。但每个月能拿四五百块工资，我觉得比村

庄种地要赚得多。香草在一车间当工头，大概相当于车间主任，权力蛮

大的，工资也高不少。平常在厂里，我很少见到香草，在车间边上，她

有一间小办公室，有事她把班长叫进去。有一次，我走过一车间办公

室，听到袁厂长在跟香草讲话，袁厂长说，“香草，侬今后不要叫我阿

哥，叫我爷叔好啦，我家里有个儿子与你同时代人，阿拉是隔一代的

人。”香草嘴巴也是厉害，她对袁厂长说，“你叫我妹妹，我当然叫你阿

哥哟，有啥不对啦”。看到有工人走来，我就跑掉了，没有听他们继续

聊下去。

●在这家工厂，我一干就是二三年，生计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为省路费盘缠，我很少回村庄，好在住在厂里搭建的彩钢板临时房里，

不用自己掏钱，一日三餐吃食堂，比外面小饭店省钱多了。其实，平时

抽烟、喝点小酒，看几场电影，给工头、老阿姨买点瓜子吃吃，余下的

工资并不多。要说省钱，在村里生活比城里开销少，那时乡村落后，赚

不了钱，也花不 了多少钱，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种的。香草比我多回去

几趟，我就托她把工资带给我娘，好让家里和我妹妹读书用。厂里有一

半工人是上海人，他们觉得我黑皮是蛮懂得省钞票，经常开玩笑说我赚

钱回乡下讨老婆，做我的女人肯定日子过得不会差。这些闲聊，我是听

听而已，他们哪里看得起乡下人，刚进厂报到时，总是问我乡下电通了

吗？去你的，都是一个上海市的，城乡差别有那么大吗？特别有意思的

是，我一个班组干活的老李，他悄悄地跟我说，袁厂长家有个女儿与我

差不多大，就是人长得矮小点，身高停在一米四，再也

不长了，初中毕业，一直失业在家，不愿意出去工作，

说是介绍我做上门女婿。我嫌老李啰嗦，就告诉他，我

在乡下有相好的。老李紧盯不放，他说你的相好是不是

香草啊。我开始不搭理老李，他有点神秘地说：“黑

皮，你不晓得吧，我听说袁厂长还有一个儿子，快三十

岁了，袁厂长要香草做他儿媳妇呢。”这个事，香草从

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与香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真有

这种事，她不应该瞒我。

一个星期天傍晚时分，香草从村庄回城准备第二天

上班，我娘托她给我带来乡下的一点吃食。香草告诉

我，田尚宇考取高中了，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这个我

一点不觉得意外，尚宇是块读书的料。我纳闷的是，要

是不问香草与袁厂长儿子的事，她是不肯讲的。我不想

兜圈子，就问了香草。香草倒好，脸孔一板，她说：

“你这个死黑皮，又想啥呢，袁厂长是讲过，他儿子不

争气，轧了坏道，交了烂朋友，吸过毒，送戒毒所戒

毒，人出来后，总觉得抬不起头做人，人瘦得像一根柴

秆，没有力气做工，一直养在家里，袁厂长是想让我劝

劝他儿子，年轻人之间好沟通。”听了香草的话，原来

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宽畅多了。“香草，要不我与你找

个时间，一起去劝劝袁厂长的儿子吧。”香草说：“不

行，我们一男一女像对小夫妻，会给袁厂长儿子刺激

的，弄不好反而坏事。”香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接

过话：“香草，那你做我女朋友好了，这样介绍起来大

家不会太尴尬。”香草眼睛向上一挑，哼一声：“黑皮，

你厚脸皮，乡下楼房没一间，跟你谈朋友到羊棚里谈

啊。”稍停片刻，香草又说：“除非你当了老板，上海有

套房，我就嫁给你黑皮。”我听了香草这话，真是激动

人心，不管她是调侃，还是讥讽，我对香草说：“你这

话当真？”香草笑着大声说：“我香草说话算数，当然当

真啦。”

这是一次关键的交谈，我意识到一个男人的自尊，

即使我当不成老板，仍住着工棚，娶不上香草，但我必

须在城里努力一把，绝不愿意看到我村庄里香草姑娘，

做袁厂长儿子这种人的老婆。另有一个原因是，田尚宇

读了高中，再过三年，他考上大学，我还在厂里卖力

气，那我会被村庄里的人笑话死了，所以无论如何，我

不能被他甩太远，真要那样，不要说讨香草为老婆，就

连做个普通朋友，都会被她看不起。

●一天晚上，我请来上海后认识的新朋友阿二头

喝酒，他在一个电器配件厂做机修工，以前听他说起有

个松江亲戚是建筑老板，关系处得不错。这个建筑老板

的堂姐是阿二头的娘，她嫁到上海一连生下三个光头儿

子，阿二头排行老二，两家经常走动来往的。我打算托

阿二头问问，建筑老板那边有什么活，准备包一块下

来，我与阿二头一起干，总比打工赚钱多。阿二头也是

一个想发财的人，那时市场经济放开好几年了，各

种经济实体或个体户，正流行当老板，好像当了老

板才算有花头。我和阿二头一拍即合，做起了老板

梦。

第二天，阿二头骑自行车来找我，他说：“黑

皮，这事成了。”他有点激动，我让他慢慢说。阿

二头猛吸一口烟，掐灭烟头，说这个建筑老板，阿

二头叫他伯伯，手上有两个工地开工了，正缺人

手，那个在松江的 16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他做土

建，让我俩接手做水电配套工程，前期由他垫资。

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阿二头办事效率高。当天夜

里，我找香草说了这个情况，她起初有点不相信，

说哪有这等好事，被你黑皮碰到了，看来我跟你这

辈子必须呆在一个村庄，不迁户口了。有了香草的

支持，我的老板梦仿佛就摆在眼前。

接下来，我向袁厂长提出辞职。阿二头停薪留

职，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与阿二头做了分

工，他主要与他的老板伯伯先谈合同事宜，我回家

乡小镇摸情况，看看是否物色到有施工经验的电

工、管道工等人员。几天转下来，我的水电配套工

程施工队伍拉起来了。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这全

归于建筑老板沈伯伯的大力帮助，他有心让我和阿

二头两个年轻人出道，有时半夜三更他还给我俩培

训，多方面得到他的言传身教。

这个工地做了整整三年，我从一个不会看图

纸，对建筑行业一点不懂的门外汉，在沈伯伯的指

导下，通过驻扎工地日夜苦干，学习积累，我成了

行业的骨干力量。香草休息天经常来工地，看到我

比在厂里时晒得更黑了，心疼地说：“黑皮，要是

挺不住，咱不当老板，不要房子，回乡下去，行

不？”我对香草说：“你还没有成为我老婆呢，我怎

能放弃目标。”香草依偎在我的胸口，她轻轻地

说：“傻瓜，我当初带你到上海打工，村庄里那么

多人，为啥只带你啊，你真不懂我的心吗？”那时

我真没有往那方面想，我是为了逃避读书，才离家

打工。我抱着香草的肩膀问：“香草，你身上的香

水味呢？”香草老实地说：“你在工地那么苦，我还

抹啥香水。以前回村庄，怕村里人嗅到我身上留着

的塑料怪味，才洒一点香水冲味。你以为我进了城

忘了爹娘不成，你也太小瞧人了。”

第一个工地完成后，我和阿二头跟沈伯伯又做

了几个工程，总共跟了他有五六年。后来，我与阿

二头各自做工程，都当了老板，有资源共享，有事

联系，平时各忙各的。我的生活改善了，在上海买

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香草呢，在城里，我俩当然

成了夫妻，现在女儿都上初中了。我与香草，说不

上谁追求谁，是水到渠成吧。我一直感激香草，她

是旺夫女人啊。

我与香草成了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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